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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会一结束，高桥便通过植
松约见了孙正义，提出由总和研究
所向孙正义的公司投资，双方共同
组建一个软件批发公司。高桥的
提议对孙正义来说无异于天上掉
下来的馅饼。如果合办公司的话，
他不但有了资金，还可以利用总和
研究所的关系网推动公司发展，于
是他欣然答应了高桥的提议。

后来，总和研究所以 1000 万
日元入资环球世界，获得了 50%
的股份。植松逸雄也顺势加入了
孙正义的公司。不久，孙正义应
邀把公司搬到东京，就在总和研
究所隔壁租了一间办公室。

经过慎重考虑，孙正义决定
将公司的名字换成“SoftBankJap-
en”，即“日本软件银行”。相对于
环球世界来说，软件银行能让人
一 下 就 明 白 到 公 司 所 从 事 的 业
务，同时不失大气，更彰显了孙正
义的雄心：银行会让人想到取之
不尽的钱，而软件银行会给人一
种“ 各 类 软 件 应 有 尽 有 ”的 感
觉。就这样，一个商业帝国的雏
形诞生了。

也许是公司名字带来的运
气，孙正义很快便碰到了一个绝

佳的机会：一年一度的电子展览
会将于 9 月在大阪举行。他当机
立断，宣布将从公司仅有的 1000
万日元资金中拿出 800 万来投入
大阪展览会。

听了孙正义的决定，员工们
都大吃了一惊。无论如何，投入
80%的资金参加一场并不能带来
实际收益的展览会实在是冒太大
风险了。况且，软银不过是一家
刚进入软件行业的新公司，实力
孱弱，却要租用与索尼等业界巨
头同一级别的展区，这是不是有
点不自量力，以卵击石呢？

然而在孙正义看来，正因为
软 银 是 一 家 名 不 见 经 传 的 新 公
司，才更加需要加大投入，以便在
会展上打响知名度。他说：“我们
要做软件的买卖，没有可供展览
的软件就打不开渠道，打不开渠
道就无法购入软件。这次展览会
是个绝好的机会，我们要让别人
记住‘软银’这个名字！”

最终，孙正义力排众议，在
展览会上租下了一块足可媲美索
尼的展区。接下来，他先后找了
很多软件厂商：“您只要带着软件
来参展就行了，展览场地和费用

将由软银承担。”
接到邀请的软件厂商都感

到很不可思议，通常他们都要自
掏腰包来参展的，现在竟然有人
为他们免费提供场地，不由想到：

“会有这么便宜的事吗？这人是
不是钱多到没处花了？”

在人们的期待和猜测中，大
阪电子展览会如期举行。

展览会上，软银的展区成了
最受人们关注的展区之一。无论
从面积还是装饰上，软银都让观
者大为惊叹。只见灯光熠熠的软
银展台上摆满了来自上百家厂家
的软件，计算机爱好者、电子从业
者、软件销售商和普通上班族更
是把展台围得水泄不通。

“ 那是什么公司的展台，怎
么有那么多客人？”

“听说是一家名叫‘软银’的
公司。”

“‘软银’吗？从来没有听过
这名字……不过，看起来好像很
厉害的样子！”

事实上，软银一举创下了大
阪 电 子 展 览 会 参 观 人 数 的 新 纪
录。虽然孙正义在展会上投入的
800 万日元资金只换来了 30 万日

元的交易营收，但软银的名字却
开始在业内迅速传播，为他日后
的成功打下了基础。

从公司仅有的 1000 万日元
资金中拿出 800 万来投入一个展
览会，在常人看来，这样的举动无
论如何都显得有些太过冒失。毕
竟，这种决定的风险太大了，搞不
好自己苦心经营起来的公司便会

瞬间坍塌。
但是，有的时候，成败就在此

一举，孤注一掷的勇气往往是一个
企业家获得成功的必备素质。孙
正义太看重这次展览会的机会了，
因此，为了使得软银的名字尽早传
播开来，他毅然地押注了。

首次进军出版业
在大阪的展览会上，除了管

理本公司的展台，孙正义也常到其
他公司的展台上“取经”，同时留意
着市场上比较有意思的软件。无
意间，他发现了惠普公司推出的系
列软件《电子图书馆》。这款软件
可以教会用户在个人计算机上利
用程序语言编写实用软件。该软
件的惊艳亮相引起了人们的关注
和厚望，就连学习过软件编程的孙
正义也大为惊叹。忽然间，他灵机
一动：“如果把这个软件中的内容
印制成书，放到各地的书店销售，
肯定会大受欢迎的！”

孙正义预见到《电子图书馆》
的大好前景，当即与惠普签订了合
同，计划展会一结束便开始实体书
的印制。但是，他此前从未接触过
出版，书印出来之后该怎么卖，他
完全没有思路。怎么办呢？他决

定故技重施，请一个大人物来帮忙
介绍出版界的人。他最先想到的
便 是 自 己 人 生 中 的 那 位 大 贵
人 —— 夏普的佐佐木正。

一向欣赏孙正义的佐佐木对
孙正义的想法表示出极大的支持，
并向他推荐了一位出版界的大亨，
即 东 京 旭 屋 书 店 的 总 经 理 田 边
聪。孙正义立刻带着《电子图书
馆》的样书赶到了旭屋书店总部所
在地 —东京都港区的赤阪。

时年 50 岁的田边聪见前来
拜 访 的 是 一 个 稚 气 未 脱 的 年 轻
人，不 由 得 露 出 了 惊 讶 的 神 色。
虽然有些疑惑，考虑到对方是受
人尊敬的佐佐木正推荐来的，田
边也没有怠慢孙正义。

孙正义把样书展示给田边：“您
好，田边先生。我想出版这本书。”

田边接过样书来一看，只见
样书的封面十分简单，装帧也十
分粗陋 ——明显是门外汉的制
作水准，书里则画满了符号、文字
和表格。田边不由皱着眉头对孙
正义说：“这是什么书呢？看起来
蛮稀奇的啊！”

“这是一本电脑用户编的程
序。”孙正义认真地回答。

见孙正义没有领会自己的
言 外 之 意，田 边 索 性 直 接 说 道：

“就现在这个样子来看，它根本卖
不出去！”

孙 正 义 吃 了 一 惊 ，急 忙 问
道：“是装帧的问题吗？”

“没错。难道你不觉得它很
难看吗？不管是什么内容的书，
没有一个好的装帧设计，它肯定
是卖不出去的！”

孙正义听到这里忽然明白
了 ：“田边先生，可以借您电话
用用吗？”

田边点头答应，站到一旁看
着孙正义拿起了电话。只听孙正
义急切地对着电话说道：“马上停
止印刷……”田边心中突然升起
一种荒谬的感觉：只做到这种程
度就草率地开始印刷了，这个年
轻人简直是在拿钱开玩笑！

放下电话，孙正义转头对田
边说：“但是，我对书里的内容还是
有自信的。田边先生，我是从美国
回来的，现在美国个人电脑正在飞
速普及，我相信日本也会迎来个人
电脑的时代，这种关于电
脑应用的书肯定会受到
国内人们的欢迎。” 25

连连 载载

寨坡上人家
卞 卡

我祖居的那个村子，曾有很古老的寨墙，据传
那 寨 墙 修 筑 于 明 朝 初 期 。 很 多 很 多 年 之 前，又 宽
又 厚 的 寨 墙 把 整 个 村 子 严 严 实 实 地 围 了 起 来，村
民 由 东 西 南 北 四 个 寨 门 出 村 进 村 ，日 出 而 作 ，日
落 而 息 。 为 什 么 修 寨 墙，几 百 年 来 无 任 何 文 字 记
载，只 留 下 几 种 传 说，可 信 可 不 信 。 但 是，岁 月 无
情，当 我 记 事 的 时 候，寨 墙 已 残 缺 不 全，北 边 西 边
的 寨 墙 已 变 成 土 岭，土 岭 上 长 着 稀 稀 疏 疏 的 旱 芦
苇 和 一 些 不 高 的 林 木，东 边 南 边 的 寨 墙 还 相 对 完
整 ，上 面 长 着 高 大 的 树 ，还 有 几 个 桃 园 。 四 个 寨
门已不复存在，变成了四个或大或小的豁口。

再 往 后 ，我 以 一 个 少 年 的 目 光 ，开 始 观 察 村
子，看 到 了 村 里 几 个 很 大 的 池 塘 和 池 塘 里 长 势 很
旺 的 芦 苇 ；看 到 了 村 里 两 座 很 高 的 石 牌 坊 ；看 到
了 村 里 的 七 八 座 庙 宇；当 然 也 看 到 了 南 边 寨 坡 上
的 那 户 人 家 。 按 原 来 寨 墙 框 定 的 范 围，我 村 面 积
并 不 小 ，而 村 民 的 房 舍 并 没 把 村 子 塞 满 ，加 之 受
池 塘 隔 阻，多 以 姓 氏 为 主 聚 居，把 全 村 分 为 五 片，
村 中 留 有 较 大 空 间 。 寨 坡 上 那 户 人 家 为 什 么 住
到 属 于 南 片 的 寨 墙 上，我 心 里 一 直 在 琢 磨 着 。 那
户 人 家 与 我 同 姓 ，户 主 长 我 两 辈 ，我 喊 他 爷 。 按
家 乡 风 俗，大 年 初 一 起 五 更，拜 罢 祖 宗 牌 位，给 自
家 长 辈 磕 过 头 ，长 辈 便 领 着 晚 辈 到 同 姓 人 家 拜
年 。 我 家 住 在 东 片，到 住 在 南 片 寨 坡 上 的 那 位 爷
家 拜 年 ，直 线 路 程 约 有 1 里 ，还 得 绕 过 一 个 大 池
塘 。 第 一 次 到 他 家，我 大 约 十 一 二 岁，磕 罢 头，走
出 院 门，因 为 好 奇，我 站 在 他 家 门 口，看 全 村 的 房
舍 ，哪 家 在 放 鞭 炮 ，哪 家 挂 有 灯 笼 ，哪 家 冒 着 炊
烟 ，都 能 看 得 一 清 二 楚 。 登 高 望 远 ，领 略 全 村 风
貌，这 种 情 形，尽 管 以 前 在 寨 墙 上 曾 经 历 过，但 这

次 是 在 大 年 初 一 ，作 为 一 个 孩 子 ，我 心 里 充 满 了
欢乐。

在以后的日子里，我慢慢弄明白，那位爷在寨
坡 上 安 家，竟 与 寨 墙 上 的 桃 园 有 关 。 南 边 寨 墙 豁
口 西 边 有 一 条 小 路，沿 小 路 上 寨 墙，走 约 200 米，
先 有 榆 树 、桑 树 和 楝 树 ，接 着 出 现 的 便 是 桃 树 。
桃 树 有 几 十 棵 ，穿 过 桃 林 ，有 一 个 黄 土 泥 垛 的 园
子 ，把 很 多 桃 树 圈 了 起 来 ，那 个 桃 园 属 于 那 位
爷 。 他 的 家 在 桃 园 北 边 的 寨 坡 上 ，三 间 南 屋 ，两
间 西 屋 ，全 是 土 墙 ，房 顶 苫 着 麦 秸 。 他 把 家 安 在
寨坡上，为的是便于管理和守护那些桃树。

按说，寨墙是整个村子的寨墙，上边的一草一
木，包 括 寨 墙 的 土，都 属 于 全 村 公 民 。 可 是，不 知
从 何 时 起 ，寨 墙 却 被 有 些 人 家 瓜 分 了 ，谁 家 在 哪
一 段 栽 了 树，就 被 称 为 谁 谁 家 的 寨 墙 。 我 那 位 同
姓 的 爷 ，不 知 他 的 哪 一 代 祖 宗 占 有 了 一 段 寨 墙 ，
到 他 这 一 代，便 在 寨 墙 上 栽 了 很 多 桃 树 。 他 很 会
动 脑 子 ，学 会 了 剪 枝 嫁 接 ，把 普 通 桃 树 变 成 了 优
良 品 种 。 他 用 土 墙 圈 起 来 的 优 良 品 种，结 的 桃 子
被 称 为“ 五 月 鲜 桃 ”，个 儿 大 ，汁 儿 多 ，很 脆 很 甜 ，
麦 收 时 节 就 熟 了，缀 满 一 棵 棵 桃 树，与 绿 叶 相 配，
成 为 寨 墙 上 的 一 景 。 受 阳 光 照 射，那 些 桃 子 白 里
透 红，很 惹 人 喜 爱，常 有 本 村 和 周 围 村 子 的 人，挎
着篮子进园选购，走亲戚，看朋友。

我 等 孩 童 不 懂 事，阳 春 三 月 的 时 候，桃 花 开，
一 片 霞，总 爱 在 桃 林 里 疯 跑，看 蜂 飞 蝶 舞，听 鸟 儿
鸣 唱，甚 至 折 断 开 满 花 的 枝 条，编 成 花 环，戴 在 头
上 ，恶 作 剧 地 在 寨 墙 上 嬉 闹 。 一 次 ，我 们 正 兴 致
盎 然 的 时 候，那 位 爷 突 然 出 现 了 。 他 没 有 呵 斥 我
们，而 是 把 我 们 叫 到 跟 前，讲 桃 树 开 花 才 能 结 桃，

毁 了 桃 花 就 结 不 出 桃 了 。 他 给 我 们 说，你 们 喜 欢
桃 花 ，更 要 保 护 好 桃 花 ，等 桃 子 熟 了 ，你 们 来 吃 ，
我 管 饱 你 们 。 从 那 以 后，我 们 虽 然 还 到 桃 林 里 玩
耍 ，却 再 也 没 有 毁 坏 桃 花 。 桃 花 落 ，纽 扣 般 大 小
的 桃 子 出 现 了 ，再 往 后 ，桃 子 一 天 天 变 大 ，脱 毛
了 ，变 白 了 ，泛 红 了 ，等 桃 子 熟 了 的 时 候 ，我 们 真
的 去 了 ，那 位 爷 摘 桃 让 我 们 吃 ，末 了 还 给 我 们 几
个桃子带回家……

在以后的岁月里，因为盐碱侵蚀，村中房舍或
坍 塌，或 变 成 了 危 房，加 之 村 子 低 洼，雨 水 流 不 出
去，几 个 池 塘 的 水 越 聚 越 多，地 面 总 是 湿 漉 漉 的，
逢 雨 道 路 则 一 片 泥 汪 汪 。 无 法 居 住 了，村 民 陆 续
在 寨 南 安 家 。 盖 房 脱 坯 ，建 窑 烧 砖 ，谁 也 没 意 识
到 要 保 护 古 寨 墙 ，十 几 年 时 间 ，有 近 八 百 年 历 史
的 古 寨 墙 ，便 被 一 锨 锨 挖 去 。 寨 墙 没 有 了 ，寨 坡
上那位爷的家自然也就没了。

最近一段时间，不知怎的，寨坡上人家以及那
些桃树，总在我脑际闪现。据我所知，那位爷寨坡
上的家，离寨墙下的池塘不远，而离取水的井却不
近，要 在 寨 坡 上 盖 房 安 家，先 得 破 土 平 整 院 子，然
后才能脱坯垒墙或和泥垛墙，土可以就地取材，如
用池塘的水，得一担担往上挑，饮用水需跑更远的
路。不排除他的前辈在寨墙上安家时所付出的艰
辛，但 从 他 开 始，才 在 寨 墙 上 栽 种 桃 树，垛 那 么 一
圈儿围墙，需要很多土和很多水，可见他的执着精
神和韧劲。

我 国 的 农 民 向 以 勤 劳、憨 厚、朴 实 著 称，在 一
代 代 传 承 中，为 了 生 存，总 是 竭 一 生 之 力，经 营 属
于 自 己 的“ 家 ”，寨 坡 上 人 家 中 的 那 位 爷 ，称 得 上
一个典型人物。

散文

柴草堆
陈爱松

夕阳红着脸，像醉酒的老汉，跌
跌撞撞地掉进西天的暮云里。

收工回来的人们，扛着锄，挎着篮
子，说着笑着，随时停下来，拾一根枯
枝，几根玉米秆，夹在腋下，拖在地上，
田间小路上留下道道划痕。

灶房里女人正顶着头巾拉风箱，
男人弯腰进去，把手里的几根柴放在
灶前，女人一笑，招呼一声，拉风箱的
手就更轻快了。

山 沟 人 家 ，一 般 不 过 大 事 不 买
煤。买煤要钱，谁家也没有那闲钱。
而柴草，只要肯下力气，不偷懒 ，就能
得到。闺女找婆家，去男方家里相亲，
眼睛就往三样东西上睃：家里几间瓦
房，屋里几袋食粮，院中多少柴草。看
柴草堆，最准，大不大？摆得整齐不？
都是啥柴？正是细节处看真相呢。

农家的柴草一般都来源于庄稼。
小麦收了，麦秸打成了垛，泥巴糊

起来一人高，生产队留着喂牛用。如
果哪个麦秸垛不糊，慢慢就会变成“掐
腰葫芦”，两头大，腰间细。因为家里
要做饭，得先用软柴点，而麦秸是最好
的引柴。

玉米收了，棒子结成辫子挂在树
上檐下。秋冬之夜，解下来，盛在大箩
筐里，一家人说着闲话剥着籽。玉米
芯这种柴最受喜欢，不长不短，还带着
小辫子，软柴硬柴都有了。孩子饿了，
母亲会在火盆里把玉米芯摆成中间空
的圆形，辫子一点，放一个小锅，玉米
粒就在锅里跳舞，开花，啪啪作响，过
年放小鞭一样。

玉米秸锄掉了，也会一棵不剩地
拉回家，堆在房前屋后，等它们慢慢地
从青涩变枯黄。孩子们在玉米秆间搜
寻到青秆，吃甘蔗一样，吮吸着酸中带
甜的汁，哄着贪婪的嘴巴。

棉花摘完了，棉秆运回来，堆在家
中空地。暖和的秋阳下，奶奶们坐在
棉秆前一棵棵地审视，不让一个没开
的棉桃漏掉，不让哪怕一小团棉花再
藏在荚角里。这可是孩子的棉衣棉鞋
啊，这可是小褥子小被子啊。

油菜秆，黄豆秆，绿豆秆，芝麻秆，
犁耙地时刨出来的庄稼根，都会被村
人一一运到家来，驱赶灶台的饥馑和
冬夜的寒冷。

村 人 还 会 寻 找 别 的 柴 草 。 柿 子
树，杨树，椿树，是不舍得砍的，那是果
实椽子檩条家具啊。好在沟边岗上多
的是荆棘。荆棘有刺，不好拿，但耐
烧，烧时还会滋滋地冒油，火很旺。

同街有个老头叫和才，他有一手
绝活，能把荆棘捆得圆木般瓷实。不
用绳子，割根荆条就行。他家的柴堆
总是分外大。湿的干着，干的烧着。
和 才 娘 说 拾 好 柴 火 ，就 能 娶 到 媳 妇
了。和才干活不惜力，可是家底薄，力
气换不出钱来，一辈子也没有娶到媳
妇。

前些天，到山里去，山上满是槐
树，连空气都是绿的。槐林里，不时出
现柴草堆，那是以前修剪下来的树枝，
这让城里的朋友很惊奇，纷纷与之合
影，并感叹说，将来可以住在这里，烧
柴做饭，种菜浇园，看树绿，听鸟鸣，世
外桃源啊。

山下不远有个村庄，原来都居在
沟里，后来大多都搬到沟上面去了，沟
里，就留下了那个时代的老房子。老
木门，撂姜墙，老皂角树，鸡声，犬吠，
在凉荫里咀嚼的老牛……有一户人家
冒出炊烟来，五十多岁的老汉正烧火
做饭，院子的角落里垛着整齐的柴草，
瓦房里的案板上摆着包好的饺子，大
门前坐着他二十多岁的智障媳妇。

时 光 一 下 倒 流 几 十 年 。 仿 佛 溯
流而上，我又回到童年时的故乡，心
中潺湲着的是发黄的色彩和淡淡的
忧伤……

郑邑旧事

石狮冉
娄继周

石狮冉村位于中牟县老城北三公
里，西临大石沟，南临郑汴物流通道，
属大孟镇管辖。明代建村，据传为明
代监察御史冉崇礼府第，门前有一对
大石狮子，可与相国寺门前狮相比，远
近闻名，百姓遂呼为石狮冉村。因时
代变迁，此村早无冉姓。

1938 年蒋介石扒开花园口之前，
石狮冉和附近的刘明智村位于牟山脚
下。黄河自花园口开口后，牟山附近
的 村 庄 皆 沦 于 水 ，百 姓 逃 难 异 乡 。
1948 年前后，石狮冉、刘明智两村村民
返乡，合二为一，于原址北迁两公里，
成为后来的石狮冉村。村民以吕、校
二姓为多。清光绪年间吕家出了一位
武生员（秀才）吕占鳌，力大无穷，才华
出众，他练武用的大刀重 130 斤，还有

制石、弓箭等被子孙一直保存到新中
国成立后。吕占鳌在牟山北坡设场教
授生徒，中牟、原阳、开封一带习武之
人多来投师，门下考中武举武秀才的
不可胜数。其孙吕德修心地善良，办
事公道，任保长数十年，为人称道。校
姓是清道光二年武进士校建堂之后，
因道光二十三年黄河在九堡开口，原
籍东漳校家岗淹毁而迁于此。所以该
村村民多有习武传统，高手颇多。民
国二十八年这一带百姓自发组织“蓝

学团”，抗击游击司令土匪叶云琛，石
狮冉村尤其活跃。村民校秉忠武艺出
众，在战斗中身先士卒，高喊“活捉叶
匪，为民除害”冲锋陷阵，身负重伤，被
百姓视为英雄。

村 里 有 一 个 南 蛮 盗 宝 的 传 说 故
事，颇有意思。相传该村西奶奶庙，有
一通古碑，晚间碑顶发光，村民以为神
异。有一年冬天，不知何处来了一个
要饭的，南方口音，衣着破烂，经常用
瓦块敲着破碗沿街乞讨，夜晚就宿在

小庙里。日久人们习以为常，也不觉
得奇怪。有几天连刮大风，人们总听
到村西庙里传出奇怪的响声，村民认
为 是 乞 丐 敲 击 破 碗 的 声 音 ，也 不 在
意。风住了后，村民忽然觉得没了声
音，也不见乞丐，觉得奇怪，就到庙里
察看，发现石碑的上方被凿了一个竖
条型的凹槽，庙里早已不见乞丐的踪
影。人们才明白，原来这庙里有一根
蜡烛状的宝石，能发强光，每到夜晚石
蜡穿透碑层发出红光，却不想被南蛮
识破盗走。村民至此醒悟：原来南蛮
用瓦块不断敲击饭碗，是麻痹人们神
经，为后来的盗宝打掩护的。

吕占鳌有曾孙吕某，在我单位当
保安看大门，经常对人说他曾祖和村
里的奇事。

于右任书法

梦幻冰花 迟连方 摄影

随笔

今天这个夜晚好黑啊
而你一个人就独自地走了
你穿着黑衣服
一声不响
越走越远 越走越黑
越走越模糊

天堂的路一定很黑吧
没有路人
也没有路灯
甚至也看不见星星
那你就在天堂的门口
为自己升起一盏灯笼吧

那灯笼就挂在天堂的门口
不暗淡
也不太明亮
就像你温暖的微笑
含蓄的诗行
既可以照亮那头你天堂的道路
也可以引导这头我们前行的方向

天堂的道路越黑
那升起的灯笼就会越亮
您走得越远
那灯笼就会升得越高
高出遍地的灯火
让我们在黑夜里都能抬头仰望

刘
静
沙

致
马
新
朝

你
在
天
堂
升
起
一
盏
灯
笼

成语郑州

多难兴邦
李济通

多 难 兴 邦 ，出 自《左 传·昭 公 四
年》。这个成语看似与郑国（都城在今
新郑市）无关，但相关史实，却与郑国
不可分。

公元前 538年春，郑简公偕郑相子
产出访楚国。一心想当诸侯盟主的楚
灵王，借挽留之名，将其扣留，迫使其参
加会盟。同时派大夫伍举，前往晋国，
说服晋平公，支持诸侯赴楚结盟。

晋平公本不应允，但晋臣司马侯
却说：“不行！楚王正处气盛之时，也
许上天想满足他的欲望，以加深他的
罪恶，然后惩罚他。也许让他获得成
功。这都说不定。晋、楚都需得到上
天的帮助，不可与之争夺。国君应答
应他，再等待他的结果。现在我们还
得伺奉楚国，何况其他诸侯国呢。如
果他荒淫暴虐，楚国会抛弃他，又有谁
与晋相争呢？”平公说：“ 晋有三大优
势，地险、马多、齐楚内患多多。有此
三条，无人可敌！”司马侯回答说：“这
三条无疑是危险信号。四岳、三涂、阳
城 、太 室 等 ，都 很 险 要 ，却 非 一 姓 所
有。冀北产马，也不是兴盛之国。依
此三项，是不会国泰民安的。所以先
王们均修明德行，争取民心，而不依赖
这些优势来巩固政权。更不能看到邻
国有难而幸灾乐祸，多难可以兴邦，扩
大疆土，虽没有灾难，却会失地亡国。”
他举出一些实例，说明多难兴邦的道
理。司马侯的言论，颇有哲理，也极具
说服力。最后晋平公同意：楚国可以
与诸侯会盟。

其实，伍举访晋的结果，郑相子产
早有预测。伍举走后，楚灵王曾问子
产：“晋国会让诸侯归附楚国吗？”子产
说：“会的。晋平公追求安逸享受，心
未放在诸侯身上。而大臣们又贪财敛
权，无心辅佐晋王。加之有宋国盟会
之约，规定晋、楚地位平等，诸侯可以
互访。晋若反对，那么盟约岂不成了
一纸空文？”灵王又问：“诸侯会来吗？”
子产也作出了肯定回答。最后，楚灵
王与诸侯会盟的愿望，终于梦想成真。


